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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林密室》（书摘）

□陈崇正

1 在榆村，胡来早和所有姑娘都不一样。这不
一样，不仅仅来自长相上的区别、性格上的

差异，更多是源自虽然她们都是肩膀头上扛个脑袋，
可大多姑娘，都想着将来怎么嫁个好男人，过那种不
为钱发愁的日子，胡来早呢，脑子里从来都是装着读
书的事，总想着有天考上大学，凤凰一样，飞出榆村。
她喜欢画画，梦想是当个绘画老师。

1998年，胡来早参加了高考，整个夏天，她都沉
浸在要去读大学的喜悦里。可她做梦也没想到，通知
书还没等到，村后的霍林河发大水了，以至于大学录
取通知书下来时，交通被大水阻断，信件根本邮寄不
到榆村来，隔在了一河之隔的嘎罕诺尔镇第二中
学——胡来早就是在那儿念的书。学校把电话打到
了村委会，村书记刘国胜来报喜时，来早妈秀草犯难
了，该怎么去嘎罕诺尔镇一趟呢？

由榆村到嘎罕诺尔镇本来是划着船就能过去，
可天天下雨，河里的水时时高涨，白亮亮的，连着天，
村里的广播喇叭不分早晚预报险情，嚷嚷着洪峰要
来了，禁止坐船、渡河，所以水路是行不通了。

如此，就要坐火车了。
如此，隔河相望的镇子，一下子要绕出去百八十

里，来早要去，她妈秀草不放心，打发来早爸胡长庚
去把通知书拿回来。

坐火车要去火车站。
车站在好字井，和榆村隔着一条东西走向的渣

石路，榆村在渣石路北，在赉安县境内，离渣石路有
二三里。

好字井呢，在渣石路南，离榆村有七八里路远，
隶属乾平县。

说起这赉安城和乾平县，在历史上都是不容小
觑之地。

先说这赉安城，靠着嫩江，在古时候，是游牧民族
的渔猎圣地。契丹皇帝捺钵出行，携文武百官、皇妃宫
女，威仪浩荡，辗转到此，临朝听政，接见外国来使，举
办“鹅头宴”“鱼头宴”，“住坐”可长达数月之久。据说，
北宋文学家苏辙那句“钓鱼射鹅沧海东”中这“沧海
东”，指的就是赉安城及其周遭这片土地。

可历史除了给这片土地留下大量的残陶碎瓦、
断井颓垣，百余个遗址群，并没有让这里的百姓见到
唾手可得的财富，即便地域广博，大多都被盐碱覆
盖，可耕种的土地像三个人身上的两根须，又稀又
少，要是没点外财，日子只能越过越可怜。

再说那乾平县，和赉安城毗邻，位于吉松省西
北，有文字记载，乾平县的地理位置顺应了八卦中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乾”位，便叫了“乾
县”，但早年间县境内土匪横行，人心惶惶，在“乾”字
后又缀个“平”，兼以借地安民。

好字井在乾平县属于边缘村，经济比乾平县其
他地方略弱，但人口稠密，家家户户土地多，日子好
过，比起榆村，就有穿西服的遇见了戴狗皮帽子的那
么点儿意思了。

1995年，乾平县有了油田。大大小小的油井，占
了好字井大量的荒地和草原，这让好字井立马咸鱼
翻身，在整个乾平县中突显出来。有了油田，就要用
工，用工就要优先安排当地人，用了当地人，人家的
口袋就鼓了，所以好字井不但在乾平县扬眉吐气了，
与榆村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好在，油田把油井也打到了渣石路北，进到了赉
安县境内，到了榆村地界，还把石油公司建在了榆
村的草原上，如此，榆村也有人被招进石油公司，做
了合同工。但能去到石油公司上班的榆村人，是屈
指可数的，一定要去的，必须挖门子凿洞，买几个人
情才行。

那年头，村里教书的老师一个月只能开百八十
块钱，石油公司的合同工，每月能赚六七百，这是相
当眼气人的。以至于胡来早刚初中毕业那年，胡长庚
打算让她和村里的李小米、叶高粱一样，从学堂里退
出来，再去找门子、说人情，让她也去石油公司上班。
说凭她肚子里装着的那些书上的本事，寻个油田的
差事保准不难，往后，再寻个找油的男人嫁了，照样
不会下庄稼地。

榆村的姑娘，不下庄稼地，就是福气。
来早不那么认为，她坚信，幸福不是不下庄稼地

那么简单，要嫁的男人，也不是脱离了庄稼汉就好，
她心里伴侣的样子，要有文化、有头脑，说话头头是
道，做事彬彬有礼，拿得起放得下，顶天立地。如此一
来，那些整天跟黑油打交道黑渍麻花的找油人，即便
口袋里揣着比砖头还厚的工资，她照样正眼儿不瞧。
到了开学时，把书包、行李一扛，去学校住宿舍了。

胡长庚当然是不甘心由着来早去的。除了来早，
他还有一个儿子，叫胡来多。在胡长庚的观念里，儿
子肯定是要把书念到底的，儿子才是顶梁柱，是将来
的一家之主。可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般，供一个儿子他
已力不从心，再加上闺女，那简直是矬子骑大马，上
下两难。来早那么不管不顾地一走，胡长庚心里不免
怨恨起来早，整天磨叨来早不懂事，不理解他的苦，
说人家都讲，闺女是爸妈的小棉袄，可自己的“棉
袄”，四处透风。这倒也不全怪胡长庚，他打小没爹，
和他母亲一块儿省吃俭用，抚养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长大成人，累出一身毛病，稍稍一上年纪，腰疼腿疼
都找上门来，下河打鱼、去草甸子抡钐刀打苇、伺候
庄稼这些事，都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硬撑着
干，不然，日子更没法过。只是，那样磨叨过几次，秀
草听不下去了。

秀草是疼来早，即便是闺女，也是自己身上掉下
的肉。她说：“姑娘家的小性子就能耍那么几年，由着
她去吧，等到了该结婚的时候，看她还能耍给谁看。”
言外之意，是来早爱上学，让她上好了，等她到了嫁
人的年纪，让她嫁人就行了。就这么的，胡长庚不好
再说啥了，让来早继续在嘎罕诺尔镇念书。

就这么的，秀草愣是靠着多饲养出来的猪、鸡、
鸭、鹅，把来早供到了高中毕业。

就这么的，来早考上大学了。
胡长庚去好字井火车站时，雨照旧下着，秀草帮

他穿上雨衣，送他出门，嘱他不要走大路，说大路碱
性大，泥头乖张，走起来拔脚，要走那防风林下的毛

毛道，才不会弄脏鞋子。
从榆村通往好字井那道防风林，东边是一片玉

米大地，庄稼长势好，遮挡住了原本隐约可见的一个
小村。西边是草原，千里沃野，平坦开阔，辽远无际，
没被水淹前，上面长满羊碱草、碱蓬蒿、马莲、老瓜
瓢……各式各样的乡间野生植物，到了盛夏，野花们
你追我赶，开出的颜色五花八门。有一种趴在地上生
长，会结出一串串肉嘟嘟红艳艳果实的灌木，没人知
道它的名字，可它们总是用自己矮小的身子给野兔、
跳鼠、山耗子、刺猬撑起一个家。而今，到处都是水，
汪洋迷茫。只有一栋小楼，红顶白墙，很是扎眼。

2 那小楼是石油公司，榆村的王树贵在那里
打更。

王树贵和胡长庚的年纪一般大，小时候，从悠车
里掉出来，摔坏了眼，看人时总是一只眼往天上瞟，
一只眼往地上瞄。榆村人叫他“王看天儿”。

因为这“看天儿”，王树贵年轻时找媳妇没找到
随心的，娶了好字井的一个闺女，相貌谈不上好，也
不算难看，长个土捏的实心眼，脑子不那么灵光。王
树贵嫌弃她，家里有好嚼果了，也舍不得给她吃。她
馋得慌。有一回，王树贵去嘎罕诺尔镇粮库交公粮回
来，见她还没做饭，只能自己动手，去倒灰筐时，倒出
一团坨坨，扒拉开一看，是一团白面条。他挎着灰筐
回来，手里掂着那坨面，跳着脚，心直疼。打来一桶
水，一边冲洗，一边往嘴里塞，越吃越牙碜，越想越
气，揪过她，抡巴掌打。他老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

“还不是因为你平时总苛待我，我才趁你不在家，擀
面条吃，吃到最后，顶到了嗓葫芦，见还剩一碗，怕你
回来骂人，顺手倒进了灰筐里。”

王树贵骂她是个馋老婆，要休了她。她继续哭着
说：“过年时，胡长庚起码要给秀草换个新头巾，我不
过吃了几碗面条，就惹你这样心狠。嫁你时，觉得你
有不如人的地方，会拿媳妇当宝儿呢，这可好，一碗
面条都舍不下。”邻居听见吵，过来劝，说王树贵一个
爷们，不能因为一口吃的，和自己的媳妇较真儿。王
树贵解释说：“不是心疼她吃，是气她要趁着我不在家
才吃，吃剩了还败祸。”邻居听了说：“她就是一个实心
眼，你还计较个啥呢？”王树贵品来品去，更觉丢人，但
也没别的法子处置她，只好将就着过日子。他们生了
一个儿子，倒是令人满意，叫春生，和来早同年。

春生念书不成器，初中毕业后，没念高中，去乾
平县一家家具厂学木匠去了。恰是那年，榆村来油田
了，王树贵便跑来打更，图个逍遥自在。

胡长庚和王树贵关系好，小时候一起上学，撒尿
插香拜过把子，直到现在，见面了，还一口一个“老磕
头”地叫着。所以，路过石油公司门口时，他特意放慢
脚步，往更房那儿看了看。他是想通过王树贵帮忙，
找一辆油罐子车，把他捎到好字井。

更房前有一块菜地，西红柿已经泛红，茄子也开
花了，紫色的茄纽油光发亮。甜杆儿的种子是九头鸟
的，一株已经分蘖出好几个枝杈。菜地周边是花墙，
一水儿的万寿菊，经雨一润，香气阵
阵扑鼻。丝瓜长势好，爬到更房的屋
顶上去了，一棵苦瓜秧绕着树干往
天上钻，结下的苦瓜竟有丈八长。这
些，都是王树贵侍弄的。下雨了，他
也不闲着，站在菜地里，给茄子打底
叶。胡长庚站在大门口，一眼瞧见
他，喊一声“老磕头的”，朝里走来，
一辆油罐子车刚好往出开，他只好
立在一旁，给车让路，盯着车，像是
给车行注目礼似的。

《霍林河的女人》（书摘）

□翟 妍

怎么说呢，写这部小说时，
孤单的汉字，陪着孤单的我，走
过近乎6个月，才完成初稿。修修
改改，又历时两年，终于交稿时，
我有种如释重负感。很幸运的
是，它遇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否则，我不确定它是
否会有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
一部作品，只有发表、出版，才是
活着的。活得好坏，另当别论。

这部小说是献给女性的赞
歌，尤其是我们吉林西部的女
性。为什么要强调吉林西部呢？
一是我生长在这里，二是这里一
直是社会经济落后区域，脱贫攻
坚以前，是国家贫困县相对集中
的区域，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脆
弱、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区域，分
布着大面积难以治理的重度苏
打盐碱地，放眼望去，人烟稀少，
十里八里看不到一个村子，白茫
茫一片，大部分土地寸草不生。

没有植被的遮蔽，导致这片
土地上常年大风不断。当地流传
着一句经典的顺口溜：一年一场
风，从春刮到冬。尤其在春天，沙
粒贴着地面跑，能把秧苗的叶子
打个粉碎。花朵，更是只有盛夏
才能见到，种类相当有限，小小
的，孤独绽放，显得独特又惹人
怜。只有一种东北百合，皮皮实
实，很是艳丽，即使经过天寒地
冻的漫长冬季，依然能在明年开
出花朵来。就宛如这块土地上的
女人，不管经历多少生活磨难，
都能勇敢迎接风雨。

这片土地是单调的，我始终认为，只
因有了女人，它才变得色彩斑斓。所以，当
我要书写这片土地时，无论如何也不能绕
开这里的女人。

为了写好这群女人，我一直准备着。
我的童年、整个青春，都是在一个面

朝盐碱地、背靠霍林河的小屯子里度过
的，至今在那里还有土地。我虽然没独立
完成过种庄稼的事，但所有的农活都随着
父母一起参与过。那时我即发现，很多女
孩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把握能力，大多
是识个眼前字，然后早早嫁人，去过那种
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人生，即便心有所
往，也不敢打破什么，只能遵循着世俗对
女性的规训和希望，盲从地生活。到了20
世纪90年代中期，石油工业的发展渗透
到我的乡村，这是我成长历程中，小屯里
发生的第一次巨变，村里的人也很实际地
感觉到了时代的新步伐，尤其女性，跃跃
欲试，都想借此跳出土地和命运的羁绊，
重新描绘自己的人生。可传统思想对女性
的价值定位还跟不上社会变革的步伐，少
数女性的抗争和觉醒，必定经历残酷的现
实磨砺，以及痛苦的煎熬和挣扎，才能摆
脱一部分束缚在身上的桎梏。

几年后，我离开了那个小屯，当在某
一天又遇到昔日的伙伴旧友时，看到她们
有的离婚，在为生计奔劳，有的成了家庭
主妇，已经是一两个孩子的母亲，有的事
业有成，光鲜亮丽，我一下子被触动了，我
觉得在时代的列车前，一部分人在车上，
一部分人追着车跑，一部分人只擦肩而过
那么一下子，就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我要写的，正是那部分一直
在追赶，并最终搭上列车的人。

就这样，我依照自己的农
村生活经历，从这块土地的生
活原型中，提炼出胡来早和其
他三位女性代表，书写她们从
懵懂地向往城市美好生活，被
迫离开村庄、远走他乡，不断碰
壁、逐渐成熟，到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怀揣乡土情结，因千丝万
缕的机缘而重回乡土的这20年
的拼搏里，个人情感、命运与乡
村县城变革的冲突，书写乡村女
性在抗争命运的过程中，如何实
现对个人形象、理想爱情、自我
价值的完美追求，并通过描写这
四位女性的家庭变化以及村庄
的变迁，表达吉林西部霍林河
畔人民对盐碱地改良、探索新
时代新农村的坚持和勇气。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
中，我避开了以第一书记或者
脱贫攻坚的角度正面书写乡村
巨变，而是让时间一点一点往
前走，用乡村里一点一滴的小
事，证明改变在时间里慢慢发
生，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变化的
过程，力争真实全面地从不同
角度诠释东北乡村的山乡巨
变，也力争透出东北乡村物质
层面的变化，更好写出东北女
性的真正变化。

种稻，在我们那片土地上，
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作，所以
我写起来，也是陌生的。如果让

我写种玉米，我不用问任何人，都能做到信
手拈来，但写水稻不行，我身边的庄稼人也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但为了写好
这一重要环节，我就到水稻现场去经历、去
体验、去学习，充分了解盐碱地改良的方式
方法、种稻的过程，为书写提供了充足经
验，使文本呈现出来的时候，更贴近真实的
乡村生活。

在书写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方面的
内容时，我也尽量不让作品流于形式。整个
脱贫攻坚的五年，我先生正好在扶贫办任
职，起早贪晚，工作到半夜一两点都是家
常便饭，我通过他，对那5年国家做出的努
力和一线扶贫人付出的艰辛，是非常了解
的。所以在写这部分内容时，我先生给我
提供了很多现实素材和原则性的指导。

在这部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胡
来早，她也是我向往和膜拜的女性。在现
实生活里，挫折和苦难可以成全一个人，
也可以使一个人就此颓丧，我选择赋予来
早坚毅的性格，不管被生活怎样摔打，都
能活出自己的精彩。为了让来早得到更多
的历练，我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乡村本
身，而是通过写一家服装厂的兴衰，在小
说中描绘了小县城的巨变。服装厂老板古
永淳在不断发展择业中、在乡村和城市之
间来回碰撞，给来早的生活注入了更丰富
的元素。

正如新时代是城乡互融的时代，在小
说的后半部分，我让已跳出服装行业、成
为房地产界领军人物的古永淳，和来早共
同在盐碱地上谱写神话，也是想更完美地
呈现城乡互融，更充分地反映新时代山乡
巨变之“巨”与变化之“大”。

关于蚂蚁婶子的外号最初是怎么叫起来的，
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蚂蚁婶子刚到村子的时候
比较黑，说话腔调又怪，引得很多孩子围观。但她
不同意孩子们叫她黑姨，要他们叫她白姨，因为谐
音慢慢就被叫成黑蚁和白蚁，统称蚂蚁婶子。第
二种是，蚂蚁婶子的力气把他们都吓坏了，一大捆
柴草，她一个人就能从陈氏宗祠扛到停顿客栈，中
间都不需要休息，堪比一只能扛比自己体重重许
多倍的蚂蚁，一下子把所有的小孩都镇住了。所
以有人叫她白姐，有人叫她白姨，也有人叫她蚂蚁
姐，我喜欢叫她蚂蚁婶子，其实无论我叫什么，她
都会咧嘴对我笑。开始我以为她真的会吃蚂蚁，
或者有什么特异功能，但从来没见过。有一回她
声称能用意念调动蚂蚁来咬我们，可以在方圆一
公里之内调兵遣将，但我们研究过，这只是吓唬我
们别到停顿客栈捣乱而已。

蚂蚁婶子很快就适应了停顿客栈老板娘的
角色，她干活的劲儿倒是让很多人想起石头婶子
彭细花，甚至有人还相信了肖虎的话，觉得这个
越南女人就是石头婶子彭细花附体。但不管怎
么样，如果只有陈大同，停顿客栈大概就只能叫
木屋子；有了蚂蚁婶子，停顿客栈才像个真正的
客栈。所以村里的人说，我二叔陈大同有死人撑
腰，做什么都顺风顺水，如果去赌钱准能赢，开客
栈一定赚钱。

停顿客栈的第一个客人竟然是铁吉祥。铁
吉祥走进停顿客栈，蛋卷头、带豹纹的宽松上衣、
高腰裤，还有挂在眼镜上的金链子，几乎每一个
元素都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我们再回头
看时，这样一身装扮，当属平淡朴素，没什么可大
惊小怪的。铁吉祥张开双臂向陈大同走来，陈大
同就傻掉了，不知道该怎么迎接她。人家张开双
臂，你也不能上去握手。铁吉祥张开的双手最后
还是落到他肩膀上，她大笑着说：

“长大了，都这么老了！”
在她身后，铁如意帮她拖着两只拉杆箱，还

有一个胸前双峰凸起的细腰女孩帮她拎着一只
红色的包。他们都赔笑着，让整个氛围慢慢柔和
起来。只有柜台后面的蚂蚁婶子，用一双紧张的

眼睛警觉地盯着搭在陈大同肩膀上的那双戴了
玉镯和金戒指的手。

“在香港的时候，我哥总说你这个地下密室
有多么神奇，我一直就想来看看。”她在大厅的松
木沙发上坐下，旁边的女孩赶紧递来一只坐垫。
她对陈大同说，坐啊，你是店主啊，我才是客人。
周围的人又笑。

这时铁吉祥那只红色包里传来一阵铃声，旁
边的女孩赶紧提醒她：“铁姨，有电话。”并十分利
索地掏出电话，递给铁吉祥。

“喂——哈哈，魏行长，我在乡下，听不太清
楚，您要来？好，认得路吗？好的，有人带路就
好，好，拜拜！拜拜！”她把手机放回包里。几乎
所有人的目光都跟随着这部黑乎乎的东西，被深
深震撼住了。铁吉祥又对那女孩说：

“小界，你先帮我把行李放到房间里去，今晚
还有重要客人，你安排一下。”

陈大同慌忙站起来，想去帮忙搬行李，铁吉
祥摆摆手制止他：“你坐下，我这还跟你聊着呢！
她能做好。”蚂蚁婶子赶紧过来帮忙，她一手提一
只箱子，风风火火就上楼了。铁吉祥看着笑了：

“你媳妇？呀，力气真大！”又看她上楼的样子，啧
啧称赞，“不得了，这屁股真好看！”大家又笑。铁
如意在一边也说：“安排了最大的房间，这是大同
这客栈第一天营业。”

“Very good！”她情不自禁说了一句英文，
抬起头四处张望，“这个位置选得非常好，东州市
里有凤凰楼，碧河镇的客栈就看停顿客栈了。看
看，这建筑也讲究，粗中有细，榫卯衔接又好看又
精巧，大康村长的手艺活真的不错。在半步村我
就只敬佩两个人的手艺，一个是麻阿婆，另外一
个就是陈大康。只是啊，你们陈村长是一流的手
艺，三流的人品，唉！”她长长叹了一口气。

陈大同笑着说：“如果他是三流人品，大概我
得五流了。”

“咳——你陈大同是个怪客，是外星人，人品
跟你没关系。”

众人都笑。
这时蚂蚁婶子放好了行李从楼上下来，铁吉

祥向她招手，拉着她的手，要她和自己并排坐在
沙发上：“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年轻，黑了点也显
得健康，你不知道我在香港经常去游泳晒太阳，
就希望有你这样的好肤色。”她抚摸着蚂蚁婶子
的手，继续说，“我哥哥如意在香港的时候，病刚
好，就惦记着你酿的荔枝酒，还说你饭量很大，你
们看看这双手，多小巧，我真心羡慕你啊，当年我
都想去拜麻阿婆为师，她死活就是不肯收我，唉，
你现在还继续帮人家接生小宝宝吗？”蚂蚁婶子
摇摇头，又低下头，她显然听懂了，眼角都湿了。
铁如意在旁边拼命使眼色，发出声声咳嗽，但铁
吉祥没看见，也没听见，继续说：“还是开旅馆好，
以后旅游行业才是这座城市的未来，你们一定能
迎着政策的春风，勇于拼搏，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的。”她灿烂地笑着，看得出是真开心。她又一次
拉起蚂蚁婶子的手，然后将自己手腕上的玉镯子
一点点退下来，套到蚂蚁婶子的手腕上，笑吟吟
地说：“我今天来，也没带什么礼物，你们第一天
开张营业，这算是一点见面礼。”

她大概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主宰一切的说话
方式，所有人都是围着她转圈，她就是唯一的主
角。陈大同想起当年在碧河上，也是如此，她一
个人独面一条碧河，来去自由，特立独行。她询
问这附近有什么好的饭店没有，大家都说没有什
么正儿八经的饭店，只有路边的小店铺。她眉头
一皱，又往里头走，发现里面用来吃饭的房间还
挺宽敞，坐在那里透过窗户还可以望到碧河，便

说要蚂蚁婶子和小界一起买菜去，再找个会做饭
的厨师来，弄一桌菜，什么地方都不去，就在这里
吃。她交代完就回房间梳洗换衣服去了，留下小
界开始忙活。走上楼之后，她站在走廊，手扶栏
杆问：“视野真好，在这山坡上，能看得远，你们说
的香蕉林密室，这儿能看得到吗？”陈大同和铁
如意齐声说能。她又说，你们都不知道，这个香
蕉林密室在海外享有极高的声誉，没想到来到这
里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你们就一直让它长草。她
长叹一声，对楼下的人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应该让它从地里长
出钱来！”

有人带头鼓掌，于是大家都鼓起掌来。
这时候关多宝也探头探脑凑上来，把陈大同

拉到一旁帮他出主意说：“时间这么紧，你这新店

又什么家伙都没有，这种情况得请安哥来做饭，
他锅炉杯盘都齐全，只要不说破，谁都不知道他
是做死人饭的。”

陈大同点了点头，就去请安哥，安哥一听这
次并不是“死人桌”，怕人家嫌晦气，犹豫地说这
不妥当吧，不太好。后来一听是香港来的铁吉祥
不计较红与白，他便满口答应，带着徒弟，挑了巨
大的煤气炉就来了。他前脚刚进厨房，张村长后
脚就到了，险些遇到就露了破绽。但关多宝贼眉
鼠眼地说，张村长即使遇到也不会说破。再说
了，只要菜好吃，人家也没那么多讲究。

令人意外的是，一个下午，停顿客栈前面的
空地上竟然停满了车子。从碧河镇李明海镇长、
孙副镇长、县领导，一直到东州市旅游局局长、银
行行长，还有两三个看不出身份的大人物，可以
说碧河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他们有一
半还穿了西服，满满当当十来人，围满了一桌
子。李镇长带了两瓶法国红酒，大家刚坐定，他
便将酒拿出来摆弄，又翻出袋子找开瓶器，说这
是家里最好的酒了，珍藏已久。孙副镇长却拼命
介绍他带来的老鹅头，说这三只狮头鹅足足养了
6年，每只重达30多斤，卤了3个小时，这样的鹅
头有钱都买不到。孙副镇长用手比画着，努力希
望告诉大家3只大鹅有多么威武。

铁吉祥穿着旗袍，十分优雅地坐在主位，跟
刚才相比，她化了妆，涂了唇膏，手里夹着一根细
细的香烟。她旁边是一个长着浓密胡子的老者，
大家叫他葛先生，猜不出是什么官；另一边是个
龅牙的，穿着黑马甲，他们叫他破爷，也不知道什
么来头。小界也换了一套黑色的西装，露着浅浅
的乳沟，光彩照人，闪瞎了男人们的眼睛。“喂，你
们别瞎看，小界还是个学生，数学小天才，只是现
在假期被我带出来开开眼界。她是跆拳道黑带，
估计在座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所以，你们自己
小心点。”饭还没开始，铁吉祥就先放话，半开玩
笑，亮明小界的身份以便保护她。

李镇长赶紧说：“铁姐，您就放心了，您的人
我们只有敬意，没有邪念。”其他人纷纷应和，说
打架一定打不过。

《香蕉林密室》，陈崇正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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